
他
就
這
麼
掉
了
下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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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行
訪
視
的
回
程
路
上
，
我
沒
來
由
地
拐
了
個
和
平
常
不
同
的
路
線
，
駛
上
了
許
久
沒
走
的
小

路
。
轉
過
兩
次
彎
後
，
前
方
塵
土
飛
揚
，
迎
面
的
風
開
始
帶
著
濱
海
的
酸
鹹
，
每
隔
幾
十
公
尺
，
柏
油

路
上
頭
就
重
複
著
﹁
往
工
業
區
﹂
的
指
示
。
這
讓
我
想
起
一
位
許
久
不
見
的
國
小
同
學
。
從
前
他
家
就

住
這
附
近
。
我
試
著
回
想
他
家
大
致
的
方
位
，
浮
上
腦
海
的
卻
是
一
連
串
的
電
話
號
碼
，
記
憶
運
作
的

方
式
就
是
這
麼
奇
妙
。

我
停
下
車
，
無
可
無
不
可
地
撥
了
電
話
過
去
，
五
分
鐘
後
，
我
經
過
一
排
熟
悉
的
阿
勃
勒
，
遠
遠

看
見
白
告
站
在
門
前
向
我
揮
手
。
天
色
漸
漸
暗
了
下
來
。
他
推
開
鐵
門
，
指
揮
我
進
去
。
我
停
好
車
，

他
還
背
對
著
我
站
在
原
地
。
我
走
回
門
口
，
看
他
在
搞
什
麼
飛
機
，
而
他
半
個
身
子
隱
沒
在
一
尊
石
獅

子
的
底
座
後
頭
，
像
是
在
掏
摸
著
什
麼
。
這
兩
尊
蹲
踞
門
口
的
大
理
石
獅
子
也
是
從
前
沒
有
的
。

﹁
你
以
前
來
的
時
候
還
沒
有
吧
？
這
是
後
來
有
個
算
命
仙
說
要
做
來
改
運
的
，
我
爸
就
找
認
識
的

師
傅
自
己
弄
了
。
還
有
機
關
咧
。
我
開
給
你
看
。
﹂
白
告
說
。

﹁
好
啊
。
﹂
我
說
。

他
按
下
開
關
，
雷
射
光
束
從
兩
隻
石
獅
子
眼
裡
射
出
，
一
面
變
換
顏
色
，
一
面
傾
斜
著
角
度
順
時

鐘
旋
轉
。
開
始
，
藍
光
直
直
打
上
了
對
面
的
行
道
樹
葉
，
慢
慢
往
上
爬
，
越
過
台
灣
欒
樹
樹
梢
，
接
著

一
下
子
跳
上
了
對
面
廠
區
的
屋
頂
，
在
空
氣
中
形
成
一
道
黃
色
的
光
錐
，
然
後
旋
轉
，
收
束
，
一
下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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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失
了
蹤
影
。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綠
光
回
頭
照
上
他
家
工
廠
的
外
牆
鐵
皮
，
橫
掃
過
貨
櫃
、
吊
車
棚
，
愈

來
愈
濃
烈
的
綠
色
最
後
變
成
了
粉
紫
色
，
在
夕
陽
餘
暉
中
幾
乎
難
以
分
辨
。
我
們
一
動
不
動
地
抬
頭
站

著
，
看
著
光
束
像
紀
錄
片
裡
的
植
物
抽
長
、
開
花
、
枯
萎
，
然
後
又
從
頭
來
上
一
遍
。

眼
睛
望
得
酸
澀
，
白
告
像
是
拿
著
雙
筒
望
遠
鏡
似
的
用
手
籠
罩
住
雙
眼
，
我
也
有
樣
學
樣
，
炫
光

在
掌
緣
靜
靜
流
動
著
。
我
們
保
持
了
這
個
姿
勢
一
陣
子
，
路
燈
亮
了
起
來
，
他
又
把
手
伸
回
石
獅
子
背

後
，
撥
動
開
關
，
於
是
夜
晚
岑
寂
了
下
來
。

﹁
很
奇
怪
吧
？
不
知
道
做
這
個
幹
麼
。
這
台
功
率
超
強
的
，
在
市
區
那
邊
就
看
得
到
，
浪
費
電
。

之
前
有
上
過
報
紙
，
重
劃
那
邊
有
人
以
為
工
業
區
失
火
，
打
了
一
一
九
，
我
第
一
次
知
道
原
來
附
近
有

這
麼
多
台
消
防
車
。
﹂
白
告
說
。

﹁
白
痴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對
啊
，
有
夠
白
痴
。
﹂
他
說
。
﹁
進
來
喝
茶
？
﹂

﹁
好
啊
。
﹂
我
說
。
﹁
叔
叔
、
阿
姨
不
在
？
﹂

﹁
進
市
區
照
顧
阿
嬤
了
，
最
近
晚
上
都
不
在
。
﹂
他
說
。

﹁
阿
嬤
身
體
不
好
？
﹂

﹁
嗯
。
肺
腺
癌
，
剛
開
完
刀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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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走
進
廠
內
，
兩
隻
黑
狗
從
黑
暗
中
竄
出
，
朝
著
我
狂
吠
。
牠
們
身
後
的
鍊
子
拉
得
筆
直
，
身

體
延
伸
到
了
極
限
，
眼
神
中
興
奮
多
過
於
威
嚇
。
﹁
波
波
還
在
嗎
？
﹂
我
問
。
他
搖
搖
頭
，
左
右
手
各

抱
起
一
隻
，
拿
牠
們
的
鼻
頭
互
相
摩
擦
了
一
陣
，
接
著
放
鬆
力
道
。
兩
隻
狗
掙
脫
他
的
懷
抱
，
搖
著
尾

巴
溜
回
棚
下
。
黑
暗
中
只
看
得
見
兩
對
綠
幽
幽
的
眼
光
窺
視
。

從
前
，
每
個
星
期
三
中
午
，
白
告
的
阿
嬤
會
來
接
我
們
放
學
，
帶
著
我
、
白
告
還
有
殭
屍
一
起
吃

學
校
附
近
的
自
助
餐
，
之
後
我
們
會
去
附
近
的
保
齡
球
館
，
三
人
平
分
五
局
的
優
惠
價
。
阿
嬤
一
向
在

後
頭
坐
著
，
打
開
調
幅
收
音
機
，
一
面
聽
著
賣
藥
電
台
一
面
大
聲
吸
著
配
料
稀
薄
的
紫
菜
蛋
花
湯
。
那

聲
音
的
組
合
總
是
令
我
一
陣
厭
煩
，
暗
自
嘟
噥
下
次
一
定
要
提
醒
她
拿
湯
匙
，
但
我
一
次
也
沒
記
得
。

接
著
我
們
會
回
到
阿
嬤
家
睡
午
覺
，
寫
完
功
課
後
再
爬
上
堤
防
玩
滑
板
。

事
情
發
生
那
天
是
個
天
色
暗
得
特
別
早
的
夏
天
傍
晚
，
我
先
聽
見
了
一
聲
不
尋
常
的
木
板
撞
擊
悶

響
，
接
著
轉
頭
看
見
一
團
黑
影
往
河
的
方
向
栽
下
堤
防
。
我
屏
住
呼
吸
，
心
中
倒
數
等
著
第
二
聲
撞
擊

傳
來
，
奇
怪
的
是
，
我
什
麼
也
沒
有
聽
見
。
一
回
頭
，
白
告
在
我
前
方
也
一
臉
茫
然
地
站
著
。
堤
防
上

一
陣
騷
亂
，
狗
隻
開
始
狂
吠
，
散
步
的
人
群
紛
紛
探
頭
，
我
們
就
這
麼
僵
持
著
不
動
，
像
是
比
賽
誰
先

做
出
表
情
就
輸
了
的
遊
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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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後
在
急
診
區
外
，
先
到
的
是
白
告
的
阿
嬤
，
她
不
忘
拎
了
四
人
份
的
自
助
餐
便
當
。
我
們
安
靜

地
吃
著
。
忽
然
間
，
她
用
力
吸
了
一
口
湯
，
聲
音
大
得
全
等
候
區
都
聽
得
見
。
我
湧
上
一
股
衝
動
，
好

像
之
前
沒
有
採
取
的
動
作
就
為
了
積
聚
在
這
一
刻
行
動
。
白
告
先
我
一
步
動
手
了
，
湯
水
濺
上
了
阿
嬤

的
胸
口
，
我
看
著
她
的
雙
腿
快
速
地
打
開
、
併
攏
，
又
再
打
開
，
但
始
終
沒
夾
住
塑
膠
碗
。
我
快
速
地

閉
起
又
睜
開
眼
，
塑
膠
碗
已
經
落
地
了
，
發
出
了
清
楚
的
啪
答
聲
。

﹁
你
看
過
人
家
抽
肺
積
水
嗎
？
﹂

﹁
沒
有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嗯
。
﹂
白
告
說
。
﹁
我
看
過
一
次
。
﹂

﹁
我
姨
丈
也
是
肺
腺
癌
。
﹂
我
不
知
道
怎
麼
回
應
，
沒
話
找
話
。
﹁
應
該
很
痛
吧
？
﹂

﹁
我
不
知
道
痛
不
痛
。
﹂
他
說
。
﹁
受
不
了
的
是
那
個
機
器
的
聲
音
，
咻
咻
咻
地
一
直
抽
，
好
像

在
偷
笑
。
﹂

我
們
走
過
百
來
公
尺
的
廠
區
，
紅
外
線
感
應
燈
光
噠
地
一
聲
亮
起
，
熄
滅
，
又
噠
地
一
聲
亮
起
，

熄
滅
。
廠
區
盡
頭
的
ㄇ
字
形
兩
層
樓
鐵
皮
建
築
正
面
是
辦
公
室
，
相
連
的
右
翼
就
是
白
告
家
。
他
用
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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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挪
了
挪
門
前
的
萬
年
青
盆
栽
，
清
出
過
道
，
推
起
半
掩
的
鐵
門
，
我
們
矮
身
鑽
了
進
去
。
黑
暗
中
，

嗆
鼻
的
檜
木
香
撲
面
而
來
，
白
告
打
開
燈
，
面
前
是
一
扇
巨
大
的
紅
檜
屏
風
，
挑
高
的
大
梁
上
懸
著
公

司
匾
額
，
接
待
區
後
頭
的
陳
列
櫃
裡
錯
落
擺
放
了
十
幾
座
獎
盃
、
玉
石
，
還
有
一
方
特
製
的
壓
克
力

櫃
，
裡
頭
展
示
著
他
爸
學
生
時
代
做
的
玉
山
模
型
，
右
手
邊
則
是
辦
公
區
。
我
找
了
個
位
子
坐
下
，
他

走
進
茶
水
間
，
緊
急
出
口
的
指
示
燈
一
明
一
滅
，
在
左
方
的
黑
暗
中
閃
爍
著
。
接
著
白
告
提
著
水
壺
走
回

來
，
從
五
斗
櫃
裡
摸
出
一
包
茶
葉
，
篩
了
少
許
，
熟
練
地
注
水
、
溫
杯
，
蒸
氣
填
滿
我
們
之
間
的
空
間
。

﹁
你
應
該
不
是
來
賣
我
保
險
什
麼
的
吧
？
﹂
白
告
說
。
﹁
我
們
家
從
出
生
到
死
什
麼
險
都
保
了
，

連
塔
位
也
買
好
了
。
﹂

﹁
只
是
正
好
經
過
，
想
說
來
看
看
你
。
﹂
我
說
。

嗯
，
他
說
，
然
後
望
著
白
煙
陷
入
了
自
己
的
思
緒
。
﹁
那
你
來
得
正
好
，
再
過
一
兩
個
月
就
找
不

到
我
了
。
我
家
要
賣
了
。
﹂

他
說
了
工
廠
的
近
況
，
還
有
白
告
他
爸
怎
麼
上
了
掮
客
的
惡
當
。
原
先
有
間
公
司
透
過
仲
介
說
好

以
交
換
持
股
的
方
式
投
資
，
條
件
是
要
到
外
地
擴
廠
，
於
是
他
爸
先
貸
款
買
下
了
預
定
廠
區
的
土
地
。

但
其
實
掮
客
隱
瞞
了
一
些
交
易
細
節
，
搞
到
最
後
一
拍
兩
散
，
只
得
先
把
廠
房
脫
手
，
償
還
貸
款
。

﹁
沒
有
其
他
方
法
嗎
？
﹂
我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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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還
有
其
他
原
因
。
﹂
他
回
答
。
接
著
說
：
﹁
你
還
記
得
我
們
蓋
的
房
子
嗎
？
﹂
他
換
了
個
話
題
。

﹁
記
得
啊
。
﹂
我
說
，
那
是
小
學
暑
假
的
專
題
作
業
，
我
們
用
樂
高
積
木
蓋
一
棟
台
北
一○

一
。

﹁
那
時
候
蓋
到
多
高
去
了
？
﹂

﹁
七
十
幾
樓
吧
，
殘
骸
還
收
在
那
裡
。
﹂
他
隨
手
往
身
後
比
了
一
個
方
向
。
我
點
點
頭
。

殭
屍
掉
下
去
的
隔
天
，
白
告
跟
全
班
宣
布
殭
屍
自
殺
了
。
他
一
整
天
就
說
了
這
麼
一
句
話
。
班
上

有
一
半
的
人
相
信
了
，
不
相
信
的
另
一
半
紛
紛
跑
來
問
我
，
例
如
每
次
接
力
賽
都
跑
我
後
面
一
棒
的

三
十
三
號
江
婉
萍
。
江
婉
萍
問
我
真
的
假
的
，
我
說
真
的
啊
，
我
們
親
眼
看
見
殭
屍
跳
下
去
，
但
是
沒

成
功
。
他
為
什
麼
要
自
殺
啊
？
她
問
。
我
也
不
知
道
，
我
說
，
可
能
是
得
了
癌
症
吧
。
她
露
出
恍
然
大

悟
的
神
情
走
開
了
。
隔
天
我
被
迫
和
所
有
女
生
切
八
段
，
因
為
江
婉
萍
回
家
問
了
大
人
，
她
的
堂
弟
江

詩
華
，
也
就
是
殭
屍―

―

根
本
不
是
自
殺
，
只
是
腦
震
盪
和
骨
折
，
還
在
留
院
觀
察
。
﹁
根
本
就
是
你

們
推
他
掉
下
去
的
！
﹂
她
言
之
鑿
鑿
。
我
沒
來
由
地
一
陣
心
悸
，
想
起
根
本
沒
聽
見
的
第
二
聲
撞
擊
，

打
了
個
寒
顫
。

白
告
又
沏
了
一
杯
茶
。
﹁
有
夠
脆
弱
的
，
地
震
來
了
全
家
什
麼
都
沒
事
，
就
一○

一
倒
了
。
﹂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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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說
。﹁

你
爸
不
是
說
，
這
是
因
為
我
們
沒
有
把
大
鐵
球
放
進
去
嗎
？
﹂
我
說
。
﹁
那
叫
什
麼
去
了
？
吊

在
中
心
抗
震
的
那
顆
球
。
﹂

﹁
阻
尼
器
。
﹂

﹁
對
啦
，
阻
尼
器
，
你
們
搞
建
築
的
就
是
專
業
。
﹂

台
北
一○
一
開
始
興
建
那
年
，
我
整
個
暑
假
都
在
白
告
家
幫
忙
搬
北
上
的
大
理
石
切
片
。
早
上
十

點
半
和
下
午
三
點
半
會
各
出
一
批
貨
，
我
們
小
孩
子
負
責
將
不
同
樓
層
的
大
理
石
片
分
類
，
用
粉
筆
做

上
記
號
，
還
有
搬
運
比
較
小
塊
的
切
片
。
同
時
，
我
們
的
一○

一
也
與
日
漸
長
，
每
蓋
五
樓
就
在
積
木

的
夾
縫
間
塞
張
便
條
紙
標
記
，
上
頭
如
法
炮
製
地
標
上
大
理
石
的
品
項
色
號
。
我
們
搬
了
張
和
玉
山
模

型
基
座
平
高
的
小
茶
几
，
和
想
像
中
仍
在
進
行
造
山
運
動
的
玉
山
競
賽
著
。

就
在
即
將
要
超
越
玉
山
主
峰
的
那
幾
天
，
白
告
搬
運
切
片
時
不
慎
失
手
，
大
理
石
滑
落
砸
了
自
己

的
腳
。
切
片
像
是
裁
紙
刀
一
樣
準
確
地
落
在
了
他
的
五
趾
上
，
以
至
於
他
上
國
中
的
前
一
個
月
都
得
靠

枴
杖
走
路
。
殭
屍
和
他
上
同
個
國
中
，
但
不
同
班
，
家
裡
則
把
我
的
學
區
遷
到
了
市
區
，
我
們
大
約
就

是
從
那
時
開
始
漸
行
漸
遠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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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看
著
壺
嘴
冒
出
的
白
煙
，
想
起
曾
經
一
起
看
著
霧
花
花
的
X
光
片
大
笑
︵
﹁
你
笑
個
屁
，
要
不

要
自
己
試
試
看
？
﹂
他
說
。
︶
。
我
忽
然
有
了
個
靈
感
：
﹁
你
覺
得―

―

裝
台
乾
冰
機
怎
麼
樣
？
﹂

﹁
什
麼
乾
冰
？
﹂

﹁
在
石
獅
子
的
嘴
巴
裡
裝
一
台
乾
冰
機
啊
，
雷
射
可
以
打
在
上
面
，
像
是
吃
喜
酒
的
燈
光
秀
那

樣
。
﹂白

告
想
了
想
：
﹁
不
太
好
。
馬
路
上
都
是
砂
石
車
在
走
，
霧
茫
茫
很
危
險
。
﹂

他
沉
默
了
一
會
兒
，
接
著
澀
澀
地
開
口
：
﹁
我
再
跟
你
說
一
件
事
。
﹂
好
，
我
說
。

﹁
這
件
事
和
之
前
說
要
賣
工
廠
有
點
關
係
，
你
聽
聽
就
好
。
﹂

大
約
半
年
前
，
附
近
的
大
學
接
了
文
化
局
的
案
子
，
和
工
業
區
合
作
，
讓
藝
術
系
的
學
生
彩
繪
廠

區
的
鐵
皮
外
牆
。
和
白
告
家
接
洽
的
是
一
組
三
年
級
的
學
生
，
三
男
兩
女
，
人
都
滿
好
相
處
的
。
沒
多

久
，
白
告
就
發
現
了
其
中
一
對
男
女
是
情
侶
，
又
過
了
一
段
時
間
發
現
另
外
兩
個
男
生
也
是
一
對
，
剩

下
的
一
個
女
生
叫
做
小
慧
。
他
們
固
定
在
每
週
二
、
四
、
五
的
下
午
來
作
畫
，
白
告
跑
完
銀
行
總
會
帶

上
冷
飲
或
是
豆
花
之
類
的
吃
食
慰
勞
一
番
，
於
是
大
家
很
快
就
熟
稔
了
。

他
們
問
白
告
，
有
沒
有
什
麼
特
別
想
表
現
的
主
題
？
白
告
說
交
給
他
們
自
由
發
揮
，
只
要
別
是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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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風
景
，
也
不
要
像
是
街
頭
塗
鴉
就
好
，
長
輩
不
喜
歡
。
小
慧
說
她
最
近
看
了
一
部
原
住
民
的
紀
錄

片
，
覺
得
部
落
長
者
的
皺
紋
令
她
很
感
動
，
有
種
難
以
描
摹
的
魅
力
，
如
果
可
以
，
她
想
要
以
老
者
的

皺
紋
作
為
主
要
的
意
象
發
揮
。
白
告
同
意
了
。
下
個
星
期
，
他
們
帶
了
一
冊
參
考
資
料
，
配
合
平
板
電

腦
做
了
簡
報
，
白
告
翻
看
著
，
想
起
了
他
阿
嬤
。
於
是
在
他
爸
的
同
意
下
，
團
隊
為
阿
嬤
拍
了
幾
幀
照

片
，
除
了
各
個
角
度
的
臉
部
攝
像
以
外
，
還
有
幾
幀
全
身
照
以
及
手
腳
特
寫
。

白
告
湊
過
手
機
，
給
我
看
了
一
系
列
照
片
。

﹁
拍
得
很
好
，
很
專
業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嗯
，
生
病
前
，
氣
色
還
很
好
。
﹂
他
說
。

那
之
後
，
團
隊
開
始
以
小
慧
為
核
心
開
始
工
作
。
他
們
將
完
成
的
構
圖
趁
夜
投
影
在
鐵
皮
牆
上
，

再
租
了
台
吊
車
，
摸
黑
在
牆
上
描
出
輪
廓
。
他
們
搞
到
半
夜
，
線
條
太
多
了
，
白
告
說
。
早
上
起
來
我

一
看
，
還
以
為
是
河
流
，
跟
那
種
我
們
小
時
候
畫
的
彎
彎
線
條
差
不
多
。
接
下
來
的
幾
週
，
畫
面
慢

慢
成
形
，
開
始
出
現
一
片
片
不
同
色
塊
，
白
告
有
時
抬
著
頭
看
累
了
，
就
走
到
對
面
的
人
行
道
往
這
頭

瞧
。
看
起
來
還
是
很
像
一
條
河
。
但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漸
漸
地
，
白
告
約
略
可
以
分
辨
出
眼
睛
和
嘴
巴

的
位
置
，
但
真
要
說
起
來
，
那
像
是
一
張
張
花
花
綠
綠
的
，
浮
在
水
面
上
的
面
具
，
眼
睛
和
嘴
巴
更
像

是
河
流
裡
的
漩
渦
，
像
要
把
人
捲
進
去
似
的
。
但
最
教
人
不
安
的
，
還
是
分
割
畫
面
中
央
的
一
道
寬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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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公
尺
的
密
集
線
條
，
既
像
是
閃
電
又
像
是
瀑
布
，
白
告
從
中
辨
識
出
了
手
腳
、
乳
房
，
不
知
是
乳
頭

還
是
肚
臍
的
綠
色
漩
渦
裡
好
像
長
了
棵
樹
，
又
或
者
是
伸
了
隻
手
出
來
。
他
愈
來
愈
著
迷
於
畫
面
接
下

來
的
發
展
，
並
且
忍
住
了
向
小
慧
或
團
隊
要
求
一
窺
原
構
圖
的
慾
望
。

漸
漸
地
，
皺
紋
的
線
條
好
像
一
絲
絲
地
滲
進
了
白
告
的
慾
望
，
他
轉
而
好
奇
起
創
造
這
些
線
條
的

主
人
。
他
開
始
在
小
慧
工
作
時
站
在
下
方
抬
起
頭
和
她
聊
天
，
距
離
加
上
四
周
的
加
工
聲
響
，
兩
人
幾

乎
要
用
吼
的
交
談
。
小
慧
的
音
量
令
人
驚
訝
地
宏
亮
，
而
且
十
分
健
談
。
有
時
別
組
臨
時
借
用
了
吊

車
，
他
們
只
好
借
用
長
梯
先
處
理
下
方
畫
面
；
這
時
彼
此
的
距
離
縮
減
了
兩
層
樓
，
但
他
們
兩
人
習
慣

了
原
先
的
音
量
，
因
此
白
告
會
走
過
對
街
的
人
行
道
，
在
來
往
的
砂
石
車
間
隙
中
對
著
小
慧
說
話
。
你

是
在
心
戰
喊
話
嗎
？
小
慧
笑
說
。

另
外
四
人
似
乎
嗅
出
了
兩
人
的
曖
昧
，
開
始
起
鬨
要
白
告
隔
街
說
個
祕
密
。
﹁
哪
有
大
聲
說
出
來

的
祕
密
？
這
樣
不
就
大
家
都
知
道
了
？
﹂
我
質
疑
。
﹁
不
知
道
，
看
情
況
吧
，
也
不
是
愈
大
聲
就
愈
不

神
祕
。
﹂
總
之
，
白
告
什
麼
也
沒
說
，
他
穿
過
樹
蔭
，
走
到
了
陽
光
下
，
燈
號
變
成
紅
燈
，
他
默
數

秒
數
，
對
面
的
嬉
笑
聲
繼
續
一
陣
一
陣
傳
了
過
來
。
燈
號
變
成
綠
燈
，
他
開
始
感
覺
到
太
陽
的
熱
度
，

他
走
上
馬
路
，
看
見
大
夥
都
在
對
他
笑
，
小
慧
也
笑
著
。
他
繼
續
往
前
走
，
維
持
著
不
快
也
不
慢
的
腳

步
，
他
抬
起
頭
，
小
慧
還
在
笑
著
，
他
也
笑
了
出
來
。
他
仔
細
一
步
一
步
踏
著
斑
馬
線
，
像
是
怕
一
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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踩
空
就
會
落
入
柏
油
路
的
黑
色
深
淵
裡
一
樣
，
他
抬
起
頭
，
一
眼
對
焦
上
了
牆
板
上
的
綠
色
肚
臍
，
他

看
向
廠
後
山
邊
聚
集
的
積
雨
雲
，
想
著
可
能
晚
點
就
下
雨
了
，
然
後
看
向
小
慧
，
忽
然
感
到
有
點
暈

眩
。

或
許
是
天
氣
太
熱
了
，
也
或
許
是
視
覺
暫
留
效
果
，
白
告
也
不
知
道
在
這
幾
秒
的
空
白
間
發
生
了

什
麼
事―

―

然
後
她
就
這
麼
掉
了
下
去
。

由
於
作
業
高
度
不
及
平
時
一
半
的
緣
故
，
小
慧
沒
有
戴
上
工
程
帽
或
是
繫
上
安
全
扣
帶
。
白
告
看

著
她
的
人
影
摔
進
圍
牆
後
方
，
消
失
不
見
，
接
著
聽
見
尖
叫
，
然
後
兩
隻
黑
狗
狂
吠
。

﹁
人
還
好
嗎
？
﹂
我
問
。

﹁
我
不
知
道
。
﹂
他
說
。
﹁
我
沒
有
看
到
血―

―

我
只
看
到
她
掉
了
下
去―

―

她
掉
了
下
去
，
我

到
今
天
還
在
暈
。
﹂

那
之
後
不
久
，
白
告
的
阿
嬤
診
斷
出
了
癌
症
，
家
族
裡
有
些
聲
音
，
認
為
或
許
是
牆
面
的
圖
案
作

祟
云
云
，
於
是
白
告
的
爸
爸
把
牆
面
漆
回
原
本
的
鐵
綠
色
。

我
們
沉
默
了
一
會
兒
，
接
著
我
起
身
告
辭
，
說
約
個
時
間
再
和
他
一
起
去
看
看
阿
嬤
。
白
告
陪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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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向
外
走
，
他
推
開
門
，
紅
外
線
感
應
燈
光
噠
地
響
起
，
我
沒
來
由
地
一
陣
心
悸
。
我
們
扶
著
彼
此
的

肩
膀
緩
步
走
著
，
像
是
腳
下
走
著
看
不
見
的
鋼
索
。
我
的
耳
裡
隱
約
聽
見
了
水
的
聲
音
，
所
有
的
聲
音

都
湧
了
上
來
，
我
聽
過
的
，
或
沒
聽
過
的
：
河
水
流
過
堤
防
的
聲
音
，
湯
打
翻
的
聲
音
，
抽
肺
積
水
的

聲
音
，
煮
茶
水
的
蒸
氣
聲
，
血
靜
靜
地
流
成
一
片
的
聲
音
。
我
想
我
好
像
能
體
會
白
告
的
暈
眩
，
我
們

都
需
要
一
個
阻
尼
器
，
需
要
一
顆
鐵
球
穩
住
我
們
，
否
則
下
一
個
掉
下
去
的
就
是
我
們
。
殭
屍
掉
下
去

了
，
小
慧
掉
下
去
了
，
然
後
是
白
告
的
阿
嬤
，
他
們
都
掉
下
去
了
。

感
應
器
響
過
三
聲
，
我
們
走
到
了
門
口
附
近
，
兩
隻
黑
狗
又
撲
了
上
來
。
我
正
要
上
車
，
白
告
叫

我
等
等
，
接
著
我
們
又
走
到
石
獅
子
旁
。
他
伸
手
摸
索
了
開
關
，
黑
夜
裡
，
雷
射
光
束
再
度
亮
起
。
他

推
了
推
我
的
肩
膀
，
要
我
轉
身
面
向
夜
色
中
一
片
茫
茫
鐵
綠
的
廠
房
外
牆
。

﹁
仔
細
看
。
﹂
他
說
。
﹁
很
不
得
了
吧
？
﹂

﹁
嘩
。
﹂
我
說
。


